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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黑人传统文化中，母亲身份备受尊敬和推崇，代表着爱和成熟。 自美国

奴隶制时期以来，大多数美国黑人母亲却在白人的奴役和欺压下被归入“不负责任的母

亲”和“不称职的家长”之列。 长期以来，她们的形象遭到白人的丑化，被贴上了“阿姨”、
“女家长”， “福利妈妈”和 “婊子娘”的标签。 以黑人女性主义的视角观照历经诸多演变

的黑人母亲身份标签，可以辨析黑人女性所遭受的种族主义、阶级主义、性别主义、异性恋

主义压迫，厘析黑人母亲身份中蕴含的独立、平等、拥有领导力的内涵。 论文以黑人文化

史和文化人类学为研究路径和方法，运用黑人女性主义理论考察了黑人母亲身份从公元

８—１６ 世纪的西非古国时期到美国民权运动后的动态发展脉络，同时也解构和重建了黑

人母亲身份的内涵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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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黑人母亲身份随着时代的变迁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在远古非洲的神话意象中，
大地被誉为孕育万物的母性神灵，非洲大陆被称作“非洲母地”。①由于黑人母亲既承担着生儿育女

的重任，也担负着整个社区和族群的精神、文化教养的职责，在黑人文化中，她们拥有至高的经济、
社会、文化和精神地位，不尊重母亲就相当于亵渎神灵。 被迫来到美洲大陆后，黑人母亲在种族、阶
级、性别、性取向歧视的多重压迫之下依然是非洲大陆的最坚定、最可靠的坚守者，其身份呈现

“‘肌底’非洲化、‘肌理’美国化”②的特征。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黑人母亲的相关研究集中在文学、
文学批评、社会学领域，关注点包括黑人母亲形象、黑人母亲的主体性、母爱、家庭关系 ／史等；与黑

人母亲身份相关的研究或是从黑人男性的视角分析黑人身份，抑或是运用文学批评理论从黑人女

性主义视角厘析黑人女性身份。 迄今为止，国内尚无专门采取新文化史、新社会路径从黑人女性主

义视角研析黑人母亲身份的论文或著作。 然而，要全面地把握黑人母亲身份的内涵特质和动态流

变，则必须将黑人母亲置于视角原点和话语中心，采取多种研究路径对其进行批判性解析。
作为女性主义的思想流派之一，黑人女性主义③和其他白人女性主义一样致力于批判、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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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黑人女性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 １９ 世纪末，一批接受了良好教育的黑人中产阶级女性以民族解放为己任，号召黑人女性

寻求两性平等和自身解放，但此时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影响甚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兴起催发了诸如女性学、黑
人研究和黑人女性主义等新的学科领域。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康巴希河组织”（Ｃｏｍｂａｈｅｅ Ｒｉｖｅ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发表《黑人女权主义者声明》（Ａ
Ｂｌａｃｋ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标志着现代黑人女性主义的正式形成。 现代黑人女性主义将斗争矛头指向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旨在建立

集体身份认同，争取群体的合法权利。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受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后现代黑人女性主义应运而生，着眼

于个体身份的确立和延伸，更加关注黑人女性的内心需求，从而实现自我解放、自我赋权。



改变在公共及私人领域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和性别等级制度，①进而唤起个人主体意识、建立

集体身份认同，最终诉诸行动改变现状。 但是，种族的不同、阶级的差异使黑人女性主义和白人女

性主义在出发点和关注点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别。 白人女性主义从中产阶级女性的立场出发，着眼

于已解决生存问题的女性在“发展”方面的问题，如自由权利在堕胎上的运用、与男性同等的职业

发展权利；黑人女性主义是从多数处于工人阶层的黑人女性的视角出发，关注与黑人女性生存息息

相关的种族主义问题、黑人贫困问题、黑人家庭模式，如：与白人同等的就业、教育机会，消除带有种

族歧视的住房、福利制度以及母亲角色常常高于父亲的养育方式。 当前，黑人女性主义思想内涵大

致可分为：第一，挖掘被隐匿的、沉默的民族传统和文化；第二，重构被他者化、妖魔化的黑人女性形

象。 重建黑人女性的自尊、自立、自强、拥有主体意识的形象；追溯女性不断延展的自我身份和不断

加强的社会行动力，挖掘其身份特质；第三，改善并加强黑人女性之间、黑人女性与周围社会生态圈

（家庭、社区、社会）之间的联结、互助和凝聚；第四，反对多重共时交错性压迫（种族主义、阶级、性
别主义、异性恋主义）及其产生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根源，重新认识和诠释美国黑人女性在种族、阶
级、性别、性取向等基础上的多重身份、多样处境和多元诉求。②以此为理论基石，本文将以往“被失

语”的黑人母亲引入话语中心，从黑人文化史和文化人类学角度考察她们从西非古国时期（公元

８—１６ 世纪）至现代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经历，运用黑人女性主义理论解析这

些经历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深入挖掘黑人母亲身份的内涵特征，揭示其衍变轨迹与发展脉络，从
而全面地审视、批判地解读美国社会文化的演变、人文精神的成长。

一、西非古国时期（公元 ８—１６ 世纪）

公元 ８—１６ 世纪西非社会的黑人女性兼有多重身份：母亲、妻子、姐妹、商人、政治参与者或领

导者、祭司。 由于女性生儿育女的能力无可取代，母亲身份自然而然地成为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身

份。 经济上，黑人母亲努力工作，获得经济独立；政治上，她们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行使政治权

利，享有较大的政治参与度和独立的发言权；在宗教事务和文化传承方面，她们拥有独立自主的领

导权，传承着整个族群的传统、历史和信仰。 此时的黑人母亲身份中天然蕴含着独立平等的因素：
不仅有身体的自主权，也有经济、思想的独立性；既有家庭分工的平等，也有社会地位的对等。

日常生活中，黑人女性的最大使命是生儿育女，故而早婚现象非常普遍，女孩在十几岁甚至更

早便结婚，出现了许多少女妈妈。③她们生育的孩子越多，社会地位就越高，而无法生育的女性则受

到冷落从而被边缘化。④妻子的功能从属于母亲的职责，她和丈夫一起生活到怀孕，然后回娘家生

产。 小孩三岁时，她再回到夫家生活直至再次怀孕。 由于两个孩子的生育间隔时间比较充足，母亲

能够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和照料，甚至有些溺爱他们，而她的身体也可以在生育后得到完全恢

复。⑤非洲有句谚语叫“举全村之力抚养孩子”（ｉｔ ｔａｋｅｓ 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ｔｏ ｒａｉｓｅ ａ ｃｈｉｌｄ），这里的“村”指的是

族群部落或黑人村落，整句谚语的意思是集中整个族群的人力物力来抚养教育孩子。 当黑人女性

成为人母却无法尽母亲责任的时候，“全村”会向她伸出援助之手，帮忙看管照顾孩子。 可以看到，
黑人女性生育子女的能力和抚养后代的行为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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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中，两性的经济职责清晰，分工明确。 一般而言，男性负责狩猎，女性承担食物的采集

和搬运。 进行农业生产时，男女共同种植农产品。 除此之外，地处沿海的西非地区商贸发达，因此，
这里的黑人女性除履行前文提及的家庭职责外，还善于“因地制宜”地做些小买卖。 一方面，她们

在市场上出售家庭多余的农产品；另一方面，她们“掌握着一些行业技能，如制作和销售布匹、陶
器、纺织品，销售其他各类产品。”①这些贸易活动为西非女性带来独立的家庭经济地位，并赢得商

业市场上的一席之地。 但和男性不同的是，当女性外出劳作或经商却找不到他人代为看管孩子之

时，她们必须“将年幼的孩子扛在肩上，再带上大孩子”，②一起外出工作。 所以，黑人母亲如果要在

外工作，必须首先尽到母亲的责任，保证自己的孩子得到安全妥帖的照顾。
独立平等的经济基础奠定了黑人母亲在政治上的参与和决策权。 尽管西非古国时期大部分西

非国家为父系社会，西非的黑人母亲仍然是积极的政治参与者和决策者，因为当时社会上实行“两
性平等参与的政治制度” （ｄｕｅｌ ｓｅｘ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③又称“两性平行领导的政治制度”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④例如，在尼日利亚的伊博族（ Ｉｇｂｏ）和约鲁巴族（Ｙｏｒｕｂａ）有“奥母” （ｏｍｕ）和“爱雅洛

德”（Ｉｙａｌｏｄｅ），即被地处加纳和塞拉利昂的部落称为“王母”（Ｑｕｅｅｎ Ｍｏｔｈｅｒ）的女性领袖。 她既非

王子的母亲，也非国王的妻子，而是“根据能力和威望，从亲近的王室成员中遴选出来的”⑤女性国

王或首领，专门处理与女性利益相关的事务如夫妻矛盾、子女教养，监管部落的经济活动，监督男性

国王执政，甚至可以在男性国王失职的情况下，提出废黜国王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行使政治权，
“王母”会从各个部落中选拔才能和表现突出的女性，任命她们为“与男性官员的职责对应的女性

官员”，组建自己的女性内阁和智囊团，这些女性官员通常被称作男性官员的“母亲”，地位高于他

并且可以监督他的工作”。⑥黑人母亲享有政治威望，拥有政治话语权，以及男女共同治理国家的政

治局面由此可见一斑。
独立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政治地位保障了黑人母亲崇高的宗教领导权和文化传承力。 主持宗

教仪式的祭司不仅有男性，也有女性，女祭司往往负责与主宰生育的神有关的宗教活动。⑦女祭司

通常由生育过的年长母亲担任，她们在族群中颇受尊重，通过主持宗教活动和仪式，将宗教传统和

信仰传递给下一代，并致力以宗教活动来服务族群，从精神上满足整个族群的需要。 即使没有担任

女祭司，黑人母亲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向族人讲述部落的传统和历史，为族群提供精神养分和信念动

力。 例如，她们会在“村”里教育所有未成年的黑人女性，让女孩学习和了解自己在未来承担的职

责，从而使黑人的传统和价值观传递代代相传。⑧这样的话，整个族群的凝聚力得到很高的提升，人
们的精神生活获得极大的丰富。 同时，黑人母亲在宗教和文化中的显要领导位置又进一步加大了

自身的经济和政治位置，在社会上博得更为尊贵的地位。
公元 ８—１６ 世纪的西非古国时期的黑人母亲在家庭和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拥有崇高和神圣的地

位。 她们有充足的自由和精力悉心养育子女，教养族群，母子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石。 除了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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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生命和教养子女，她们和男子一样“撑起半边天”，既进行家庭劳作也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

活动。 此时的黑人母亲身份表现为独立、平等、且表现出一定的领导力。

二、美国奴隶制时期（１６１９—１８６５）

来到美洲大陆新世界，黑人被视为“野蛮的”异类、“非人的”财产，他们的劳动力被剥削，相应

的权利、自由和尊严被剥夺，而黑人母亲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虽然此时的母亲身

份仍然作为黑人社会中最重要的身份，但在白人社会，其神圣性遭遇极大的践踏，文化形象遭到强

烈的扭曲，沦为中性的胖“阿姨”（ｍａｍｍｙ），没有感情的“强势的黑妈妈”（ｓｔｒｏｎｇ ｂｌａｃｋ ｍｏｔｈｅｒ），淫荡

和堕落的“耶洗别”（ｊｅｚｅｂｅｌ）。① 生存的需要迫使黑奴母亲在种族和阶级双重压迫的环境下继续辛

勤地劳作，为白人主人创造生产价值、提供生活服务；在此处境中，她们顽强地反抗种族、阶级压迫，
维系亲子关系，维持家庭和族群的发展。

殖民地弗吉尼亚于 １６６２ 年制定的法律，奴隶是主人的财产，子女继承黑奴母亲的奴隶身份。
这就意味着奴隶生育的子女越多，主人的财产便越丰厚。 于是，一旦到了生养的年纪，黑人女性就

会按照主人的安排去怀孕生子，有的甚至一年生一个孩子。 这样，之前隔三年怀孕的生育节奏全部

被打破，很多人还没从上一次生产中恢复，又要立即准备下一次怀孕生子。 一般来说，在新生儿出

世后，黑奴母亲休息两周就要带着孩子一起回到田间地头从事繁重的农活。 孩子一岁后，母亲将孩

子交给“村”里的“母亲们”或“姐妹们”看管，自己在外做事。②显然，奴隶制改变了黑人家庭正常的

生养秩序、阻碍了紧密的母子联系，随着生育速度的加快和养育孩子数目的增加，黑奴母亲无法像

西非古国时的黑人母亲一样全面周到地照顾孩子，孩子的健康状况与之前相比大大下降。
即便如此，黑奴母亲依然尽其所能地关爱孩子。 一天劳作回家后，她们继续做饭、缝纫、洗衣、

与孩子交流，用族群的价值观和先辈的故事影响下一代。 当黑人男子被贩卖到其他地方或被虐致

死时，黑人奴隶家庭经常被拆散，黑奴母亲因此便独自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 当骨肉被迫分离时，
她们会想方设法地看望或找回自己的孩子。 据黑人废奴主义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Ｄｏｕｇｌａｓｓ）所述，在他的母亲被卖到另一个种植园后，她走了 １２ 英里的夜路来看他，第二

天日出前又走回自己的住处。③废奴主义者、妇女权利活动家索杰纳·储斯（Ｓｏｊｏｕｒｎｅｒ Ｔｒｕｔｈ）曾是个

奴隶，她在 １８５１ 年俄亥俄州妇女权利大会上痛声呐喊道：“我已经生了 １３ 个孩子，但眼睁睁地看着

他们一个个被卖掉，当我用母亲的悲痛大声疾呼时，只有主能听到我的声音。 难道我不是个女人

么？”④她去法院起诉卖掉自己儿子的奴隶主，救回了儿子。 还有一些黑奴母亲宁可选择自杀、流
产，也不愿看到必然的骨肉分离。 一位奴隶回忆道：“我母亲告诉我，他（奴隶主）的黑人女奴有七

个孩子，每到孩子一两岁的时候，他就把孩子卖了。 她对此心痛不已却无能为力。 在第四个孩子长

到两岁时，她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主人的行为，……她从瓶子里取了些东西喂给孩子，一会儿孩子就

死了。”⑤事实上，这种“狠心”是走投无路的母亲在极端情况下保护孩子免受分离和奴役的无奈之

举。 从黑人女性主义视角来看，奴隶制下的种族压迫、生存压力、家庭破碎的现实让黑奴母亲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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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聚焦在种族、阶级、家庭问题上，黑奴母亲们在黑人男性缺失的情况下独自挑起养孩重任、骨肉分

离之时尽其所能守护亲子关系的努力既是对母性天性、家庭族群的坚守，也是对奴隶制的奋力反击。
沦为奴隶主的财产后，黑奴母亲彻底失去了经济独立权和政治话语权，被贴上了丑陋的身份标

签。 但是，如果以黑人女性主义思想透析这些标签，我们会发现，中性的胖“阿姨”实际上指的是那

些起早贪黑帮助主人做家务、照顾少爷、小姐的勤劳的黑人女性；没有感情的“强势的黑妈妈”是那

部分在丈夫死后或被转卖后独立养家的坚强的黑人母亲；而淫荡和堕落的“耶洗别”恰恰是惨遭主

人的性侵和性虐而被迫不停地生育的暴力受害者。 实际上，这些被丑化的身份标签是白人统治阶

级种族歧视的产物，也成为他们延续奴隶制、压迫黑人种族的借口。 值得注意的是，在极度不平等

的大环境下，“黑人女性却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与西非母辈同样的两性平等”①———黑人女性和男

性同属无产者，“遭受着同样的痛苦，有着同等的社会地位，也怀着同样的热情来反抗奴隶制。 这

成了奴隶制最为讽刺的一点，……使女性在反抗奴隶制的过程中获得了性别上的平等和独立。”②

举例而言，奴隶主会以减少工作量、发赏金等“丰厚条件”诱使黑人女性多生孩子，而部分黑奴母亲

洞悉这一点后，就与奴隶主斗智斗勇，利用自己的生育能力来获取更好的工作生活条件，争取和家

人一起生活的机会。 再比如，黑人女性会同黑人男性一起创建一个抚慰心灵、团结思想、独立于并

对抗不利大环境的黑人族群“小生境”。 在这里，黑人母亲在西非古国时期的传统身份得到了很好

的保存和传承，她们领导和参与黑人教堂活动，运用黑人族群的集体关爱和相互扶助取得精神联

结、排解负面情绪，并“将努力工作、坚韧、自立、顽强、反抗、坚持性别平等的新型女性身份标准传

递给后辈女性”。③ 从黑人女性主义角度可以看出，尽管黑人母亲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遭受歧视、
背负污名，她们仍然拥有积极的主体身份意识，为传承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维系家庭和凝聚族群、
对抗种族和阶级压迫做出巨大的贡献。 简而言之，美国奴隶制时期，外部环境的变化致使黑人母亲

身份中原有的独立性、平等权、领导力遭到大幅度缩减，但黑人母亲依然在自己的族群中部分保留

了西非古国时期独立、平等、有领导力的身份传统。 虽然白人社会的压迫导致黑人母亲之前的经

济、政治、宗教自主权和领导权彻底丧失，但是她们依旧保持着独立坚强的个性，关爱、教养后辈，与
黑人男性并肩工作，共同反抗种族压迫、阶级压迫。

三、南北战争后到民权运动期间（１８６５—１９６８）

南北战争后，黑人母亲逐渐恢复了人身自由和生育自由，生育子女的平均数目由之前的七个降

为四个，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孩子被卖走，黑人家庭关系比之前更为稳固。④经济、政治上而言，刚刚

获得解放的黑人仍旧处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底层，遭受严重的种族歧视，没有多少自主权。 通常，
黑人男性的工作不稳定且收入不高，因而黑人女性继续在外工作养家或补贴家用。 在黑人族群里，
黑人母亲的身份仍然受到尊敬，母子关系依然超过其他社会关系；但白人社会不仅固化了美国奴隶

制时期黑奴母亲的负面形象，还给黑人母亲贴上了诸如“不称职的母亲”（ｂａｄ ｍｏｔｈｅｒ）或“不负责任

或不计后果的繁殖者”（ｉ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ｏｒ ｒｅｃｋｌｅｓｓ ｂｒｅｅｄｅｒｓ）等新的身份标签。⑤

以黑人女性主义思想为指导反观这些身份标签，我们可以抓住其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缘由。
１９ 世纪晚期，受维多利亚风潮的影响，社会普遍认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女性，就应该在“妇女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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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ｔｈｅ ｗｏｍａｎ’ｓ ｓｐｈｅｒｅ）中有所作为，保持虔诚、纯洁、顺从、持家的品质。 而成为一位好母亲，不
仅需要具备这些品质，还要进行全天候“科学化的母性教养”（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ｏｔｈｅｒｉｎｇ），即用“专业的科

学和医学建议来保证孩子健康的成长”。①以此为标准，任何偏离这些要求的行为都是不负责任的

表现。②尽管一些黑人母亲曾试图达到这个社会标准，然而严酷的现实却彻底粉碎了她们追随白人

持家风潮的梦想。 首先，美国奴隶制结束后，黑人男性难以就业又容易失业，可是黑人女性能够找

到低技术含量、更低收入的工作，工作机会相对比较充裕。 其次，南北战争后颁布的《黑人法典》规
定黑人妇女儿童必须留在种植园工作，待在家中的黑人女性则被看做“无所事事”，“装淑女”，“闲
散”和“懒惰”。③于是，种族、阶级压迫带来的家庭经济困境和养育重担把她们推入劳动大军的行

列。 有数据显示，１９００ 年，全部黑人妇女的 ４３％在外面工作，而土生土长的白人妇女只占 １５％。④大

部分工作的黑人女性从事佃农制下的农业生产或家政工作，工作的强度丝毫不弱于奴隶制时期。
工作时，她们的孩子只能交由族群里的“姐妹们”或“母亲们”代为看管。 这样看来，从某种程度上

而言，是主流的社会政治体制导致黑人母亲在外工作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又是这些主流价值观反

过来厉声斥责黑人母亲“不称职”或“不负责任”。
就在这个阶段，一小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家境殷实、意识觉醒的黑人中产阶级女性掀起了第一

次黑人女性主义浪潮，她们领导了黑人女性俱乐部运动（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Ｗｏｍｅｎ’ｓ Ｃｌｕｂ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成立

了全国有色人种妇女协会（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Ｗｏｍｅｎ），通过提升黑人女性的道德水

平和社会觉悟来改善整个民族和社区的公共福祉。 思想上，她们充分认识到女性尤其是母亲身份

的力量：一方面，这种身份决定了孩子的教养和种族的未来，是“造物主赐予女性的一处美妙的圣

地”，如果“女性逃避这个责任，就错失了自己为人类发展奉献的机会，也剥夺了女性身份最美好的

一个优势”，⑤所以要将母亲身份还原到西非古国时期崇高神圣的位置；另一方面，母亲身份包含

“对家庭、职业和社会运动三重义务”⑥故而既要优生优育，又要在外工作，同时还要领导或参与改

变本民族境遇的社会运动。 她们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思想。 譬如，黑人女性主义者、黑人民权

运动早期领导者艾达·Ｂ·韦尔斯（Ｉｄａ Ｂ． Ｗｅｌｌｓ）在发表政治演讲的活动中仍带上自己的两个孩

子，黑人女性主义者、全国有色人种妇女协会领导人玛丽·丘奇·特雷尔（Ｍａｒｙ Ｃｈｕｒｃｈ Ｔｅｒｒｅｌｌ）既
生养了子女，也收养了孩子，并且坚持边工作边照顾孩子。 此外，她们针对大部分黑人女性没有或

较少接受过教育的情况，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提高黑人母亲们的教育程度，并定期举行母亲间

的聚会、教堂活动，交流抚养孩子和社会工作的经验。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优生主义者和白人女

性主义者呼吁“种族弱势群体”（缺乏产前护理和足够教育的少数民族妇女）实行计划生育，但是黑

人母亲仍然坚持本民族的生育传统，延续种族的血脉和文化。 实质上，这些既是对西非古国时期母

亲身份原型的积极回应，也是对主流社会扭曲黑人母亲身份的有力回击。 从黑人女性主义角度看，
可以说，这次浪潮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黑人女性从黑人传统文化和自身身份中汲取力量，加强黑人

姐妹情谊和黑人社区集体认同，以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对抗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压迫，但是我们仍

然应当看到，这些黑人女性主义先驱们塑造的母亲身份受到父权制思想影响且从属于民族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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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把广泛的社区利益凌驾在性别的利益之上”，①因而并未突出黑人母亲的领导力、黑人女性

群体和个体的独立诉求。
概而言之，奴隶制结束后，在主流社会里，黑人母亲享受独立、平等、领导力的范围和自主程度

相比奴隶制时期有所改观，但与白人相比，她们的经济、政治独立权和领导力依然非常单薄，也继续

遭受着种族歧视、阶级压迫，形象遭到扭曲。 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窥见，在黑人族群中，黑人中产阶

级女性开始觉醒和崛起，力求还原母亲身份的神圣性并重获母亲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上的领导力。
主内又主外的重担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促使她们独立且坚强，既养家持家，又追求平等，反抗种

族、阶级压迫，坚持不懈。

四、民权运动后至今（１９６９—）

民权运动后，《民权法案》和《权利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黑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赋予了

黑人一定的政治权。 但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政

府种族保守政策的推行，很多黑人男性失去了工作，黑人女性则挑起生活的大梁。 同时，黑人群体

内部的阶级差异扩大，阶级分化加剧：获得良好教育和工作机会的黑人有望跻身上层，而失去工作

或从事低端工作的人群往往落入低收入阶层。②在这一时期，黑人母亲“有些被称为女家长、母夜叉

和性感辣妈；有些被称为姐妹，美眉，阿姨，老妈子和小姑娘；有些则被称为未婚妈妈，坐享福利者和

市区败家娘儿们。”③

黑人女性主义思想从阶级、性别、种族、性取向等多重维度解构了被妖魔化的黑人母亲身份，帮
助我们反思和洞悉这些有色标签的实质。 “新时代黑人阿姨”（ｍｏｄｅｒｎ ｍａｍｍｙ）是美国奴隶制时期

“阿姨”形象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发展应用，指的是黑人中产阶级职业女性，“一边为白人统治者服

务，一边管理她的族群同类”，④她们对白人“主子”毕恭毕敬，对自己的同胞颐使气指。 显而易见，
这个称呼动摇了黑人女性独立的自我身份，也破坏了黑人社群的内部团结。 “女家长”是美国奴隶

制时期“强势的黑妈妈”形象的变体和延伸，她咄咄逼人、太过强势，导致丈夫和儿子阳刚不足，甚
至还抢了黑人男性的饭碗。 这个标签使黑人母亲成了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替罪羊。⑤事实上，后
工业时代的重组造成农业、手工业领域的工作机会锐减；白人的对抗政策使失业的黑人男子增多，
大多数黑人女性做的是黑人男子无法从事或不愿从事的低收入工作。 “福利妈妈” （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ｍｏｔｈｅｒ）是“不负责任或不计后果的繁殖者”在新时代的延续。 在白人看来，“福利妈妈”和“女家

长”都是不称职的母亲，她们好吃懒做，坐享其成，还会潜移默化地教给孩子不良的职业道德和价

值观。 应该注意到的是，首先，这一时期工作机会的缩减和工作要求的提高致使没有或较少受过教

育的黑人母亲很难就业也很容易失业。 据统计，１９７２ 年以来，黑人妇女的失业率是白人妇女的两

倍。⑥其次，即使不外出工作，她们也照顾自己的和亲朋的孩子，并非无所事事。 所以，在某种程度

上，“福利妈妈”是白人统治阶层用来削减政府福利的口实。 在荡妇“耶洗别”形象的基础上，社会

上又出现了“性感辣妈”（ｈｏｔ ｍｏｍｍａ） 或“婊子娘”（ｈｏｏｃｈｉｅ ｍａｍａ）的称谓。 它们指涉生活在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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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用放荡和古怪的性行为（和男性一样有强烈的性欲望，并渴望和其他女性发生性关系）做性交

易并借此维持家庭生计的单身黑人母亲。①这类黑人女性在世人眼里同样是不负责任的母亲，不能

为后代提供健康向上的教育。 其实，这样的描述将黑人女性客体化为提供性满足的他者，放大了其

中性欲和放荡的意味。 不难看出，这些标签都将歧视的目光聚焦在黑人母亲的生育能力、性能力、
家庭角色和社会责任上，“阿姨”和“女家长”皆阳刚有余、极具女汉子特质，能力很强却不能维系好

自己的小家庭，也不能为本民族的发展做贡献，“福利妈妈”和“性感辣妈”则凸显黑人女性旺盛的

生育能力和乖张的性行为，对自己的孩子不负责任，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它们共同反映了黑人

母亲在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层面所遭受的共时交错性压迫和歧视。
在解构被他者化的黑人母亲身份的同时，黑人女性主义又建构了符合黑人母亲实际的身份。 重

构过程从自我身份和社会行动两方面入手，通过黑人母亲与其他黑人女性、黑人小孩、黑人社群的互

动，围绕着解决种族歧视、生活贫困、家庭和族群教养等现实问题进行。 就自我身份而言，首先，黑人

女性主义主张思考和确认自我身份，解放和树立自我意识，换言之，就是将各种社会身份剥离，仅明确

自己作为一个女人需要什么，作为一个人追求什么，如此一来，黑人母亲才能获得足够强大的思想力

量再去引导子女。 黑人女性主义者朗妮·奥尼尔·帕克曾举过一个例子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当
母亲可以买三个球的冰淇淋时，她不用自己吃一个半球、给子女一个半球，而是她自己吃三个球，然
后可以给子女分一点。②其次，挖掘黑人母亲身体里蕴藏的健康的情欲力量，纠正主流社会将黑人

母亲的性、生育、情欲与色情等同的歪曲。③黑人母亲身体里充满积极丰富的情欲力量，这种力量源自

于本真的爱，小到人与人之间的情爱，大到对整个世界的热爱，而不是被主流社会贬低的所谓低俗的

性欲工具和低级的繁殖机器。 那么，一旦黑人母亲自我身份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得到确立，自我情感的

真实性和丰富性得以展现，她们就可以增进对自身的了解、与其他黑人女性的相互理解，自然地实现

从“我”到“我们”（母亲连同孩子、社群）的过渡，进而更好地建立与外部世界的情感连接，增强整个群

体的行动力度，去对抗种族主义、阶级歧视、性别主义、异性恋主义的话语攻击和行为侵袭。 此外，从
社会行动层面来说，面对多重共识交错性压迫，黑人母亲既运用单亲母亲养育（ｓｉｎｇｌｅ ｍｏｔｈｅｒｉｎｇ）、代位

母亲养育（ｏｔｈｅｒｍｏｔｈｅｒｉｎｇ）④等不同的养育方式来传递自我、家庭、社群的价值观，又借助如教堂里

的女教友服务（ｃｈｕｒｃｈ ｍｏｔｈｅｒｉｎｇ）、⑤社区中的女社员服务（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ｏｔｈｅｒｉｎｇ）、⑥大学或其他工作

单位里的女导师联系制（ｍｅｎｔｏｒ ｍｏｔｈｅｒｉｎｇ）⑦和女子联谊会机制（ｓｏｒｏｒｉｔｙ ｍｏｔｈｅｒｉｎｇ）⑧等社群服务体

制来促进黑人子女社会化（ｃｈｉ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还领导和参与游行、游说、环境正义运动⑨等社会运

动来保障和维护民族权益，反抗新形式的种族压迫。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增进黑人女性间的姐妹情

谊，还能够减轻黑人社群内部阶级分化加剧所造成的种族疏离和性别隔阂，从而使黑人社群各阶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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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在保护族裔后代身心健康成长的共同目标下获得联结和整合，最终，黑人的生活、教育、就业状况

取得改善，黑人家庭得到稳固，黑人社群获得巩固。 可见，重建的黑人母亲身份不限于对子女的身心

照料，也不仅仅是和工作结合，更蕴含着一种独立、平等的力量以及在精神和行动上的引领性。

结 　 语

总之，美国黑人母亲身份经历了从公元 ８—１６ 世纪的西非古国时期到美国民权运动后的诸多

演变。 西非古国时期的黑人母亲身份备受推崇，黑人母亲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重要的政治地位和

崇高的宗教地位。 当黑人母亲被贩卖到美洲大陆后，原先的身份受到美国社会的种族、阶级、性别、
性取向歧视等多重压迫的歪曲和丑化，而黑人女性主义思想解构和重建了黑人母亲身份。 运用黑

人女性主义视角来考察黑人母亲身份及其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黑人母亲身份的核心内涵包括

独立、平等、有领导力。
首先，“独立”表现为母亲身份和工作（家庭劳作和社会工作）的相互结合。 非洲的传统文化和

美国的生活境遇决定她们自古以来对经济独立的渴求。 工作努力———小而言之，挣钱补贴家用；大
而论之，承担养家重任。 即使因年迈或无法找到工作而留守家中，她们也会照顾自己家里和族群邻

里的孩子们。 其次，“平等”体现在从西非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男女平等状态到进入北美大

陆后反抗压迫、追求平等的精神和行动。 虽然在北美大陆的各历史阶段遭受的压迫有所不同，但黑

人母亲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反抗精神，并将其作为传统的重要内容通过精神教养代代相传。 最后，
“领导力”表现为黑人母亲在非洲大陆的领导传统以及在北美大陆独当一面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尽管囿于时代和环境，领导力的实施范围和影响程度在美国奴隶制时期降到最低限度，然而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种领导力逐步得到恢复和扩大。
即使黑人母亲的身份曾经并且仍然在北美大陆遭受着极大的贬低和压制，但还是逐渐恢复本

我并显现自身蕴藏的内涵。 无论主流社会怎样歪曲黑人女性的形象，黑人母亲始终在社群中受到

尊重，母亲身份一直是文化传统的保鲜剂和社会行动的加速器。 她们坚强的个性和坚定的信念深

深地影响着整个黑人社区，也极大地引领了族群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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